
文革四十年专题(一)：广西人吃人 

何山这个月会专题时间系列报导４０年前的文化大革命，第一集讨论当

年“人吃人”事件。  

联结收听 

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在为了今年４月９日大选，在选前造势的一番言

论：“去读读《共产主义黑皮书》，你会发现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他们

不吃小孩，而是将他们煮了，当成肥料来灌溉田地”，触动了中国大陆

的神经，４０年前中国文化大革期间的荒唐事，再次成为海外右翼政党

攻击共产党的助证。  

中国外交部例牌是出来否认，发言人秦刚说：“我们对这种毫无事实根

据的讲话感到不满”，伤害中意人民感情之类。听一下秦刚怎样说？

--“有关讲话毫无事实根据，意大利领导人的言论，应有利于两国友好

关系稳定发展。不过，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并没有表示要收回他的言

论，他还拒绝道歉。他只承认评论可能“不大得体”，但也称中方的抗

议只不过是来自一个“官僚机构”。  

贝卢斯科尼说他读资料是引自１９９７年在法国出版的《共产主义黑皮

书》，究竟意大利的民众是否相信他们总理的言论呢？  

记者致电罗马，身为基督教徒的王传亮弟兄就说，贝卢斯科尼为了大选，

对亲北京立场的左翼反对派政党是不太有善。但致于总理会否撒谎？王

传亮弟兄说，“没有证据说出来对自己也没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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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弟兄三代都是基督徒，本身也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八十年移民到意大

利后才可以自由的信仰。文革期间，他还是中学生，但对文功武斗还是

不能够忘记。“我们在读书的时候，中学的时候，经历到大除四旧，接

下去就是文攻武斗，所以对当时的社会，对国家是带来很大的破坏。”  

究竟毛泽东统治时代，中国有没有出现过烹煮婴儿呢？记者再致电伦

敦。对中国文化历史颇有研究的吴吕南博士就对记者说，烹煮婴儿他并

没有听过，但是文革期间的“人吃人”就有发生。他说：“好多人吃人

的事件，我们看很多的报导都看到。人吃人的事件，我相信在很多械斗

的事件、党派的斗争中应该是有发生的。是否有婴儿煮成化肥就没有听

过，所以我不敢肯定这一点。”  

四十年前的文革，吴吕南博士还在香港，广东械斗的惨况，他还记得有

浮尸就沿着深圳河漂到香港。他说：“文革的年代我在香港，很多时候

有一些浮尸在深圳河漂过来，觉得（大陆）是一个很危险的地方，是在

斗争中的。后来红卫兵到了香港，听他们讲，看了很多书，知道很多械

斗和杀人事件，甚至有些乡村地方因为贫穷，斗争之后人吃人都有发

生。”  

记者于是再致电现旅居美国的中国著名作家郑义，郑氏是《老井》及《红

色纪念碑》的作者，７０、８０年代在中国大陆无人不知。郑氏被誉为

披露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的第一人，这些史料都记载在１９９２年

出版的《红色纪念碑》一书，而该书在大陆是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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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要把阶级斗争推向高潮，为了要打阶级敌人刮十二级台风，在这

样的情况下，开始了革委会的领袖，当时掌权的一派，煽动群众来斗争

地、富、反、坏、右，以及他对立派的这些人……”  

郑义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１９８６、１９８８年，他两次到广西

实地调查，并没有听说有烹煮婴儿的事件，但文革期间的人吃人，１０

年来连共产党都不敢对他说不。他说：“打死了人了，大家觉得人肉据

说不错，可以吃，尤其是心和肝，就偷偷的在夜里将死者剖腹，悄悄地

拿回去，大家几个人凑在一起煮来吃了……”  

根据郑义的调查，文革期间的“人吃人”有的是被默许的、有的是公开

的，而目的是要将阶级斗争推到极至。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

活”，逻辑再往上推就把人给吃掉。他说：“在斗争会上就等于是群众

宣判，比如大家说台上的人都是地主富农，什么坏份子，然后简单的问

大家这些人应该怎样处里？毛主席说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专制是群众

的专政，下面就一窝蜂的说杀掉，杀掉！实际上是有组织的，当场就上

来，把这些人打倒在地。”  

而据《红色纪念碑》的记载，“人吃人”的事件就发生在广西的武宣县、

宾阳县等五个县。郑义说，“在很多情况下，人还没有咽气的情况下，

就把人的肚子拿开，把肝、心挖出来就吃了。”而心肝吃光了，就连肉

也吃了。“后来的这些人抢不到肝和心，就把身体其他部位的肉都割光

了，像有些学校吃掉了他们的校长，就是连所有的肉都割光，就剩一骨

头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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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纪念碑》一书，在１９９７年已经被翻译成英文，网上购书公司

邮购。郑义说，他当年到广西调查，起初也不相信文革期间有人吃人，

所以才两度前往广西。但经过采访广西文化大革命遗留问题领导班子、

当地政法机构、公安局、法院、司法部门、监狱服刑中的凶手、有份吃

人帮凶、被吃死者的遗属，还有人吃人的现场的证人等等，他确信广西

确实发生人吃人。郑义说：“吃人最多的一个县，就武宣县。这个武宣

县县革委的食堂里面，都煮过人肉，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

且是极其残忍的。”  

目前，海外有关文革期间人吃人的资料，已经包括了被判刑、被开除出

党的凶手的名单，公安机关的判决、审讯、判决书等人证物证。郑义说，

他唯一缺乏就是人吃人的现场拍照档案，但事实是没有讨论的余地。他

说：“发表《红色纪念碑》这本书，那是 1992 年的事，没有一个人敢

和我来辩驳我的论据，我唯一做不好的，我想也是做不到的一点，是我

没有找到当然吃人、杀人现场的照片。因为我后来与很多人了解，第一

当时照相机很少，第二场面太恐怖了，没有人敢去拍照，你要拍照的人

也把你吃掉了，所以这是一个很令人遗憾的事情。”  

四十年前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广西的人吃人，目前仍是大陆的禁地，

《红色纪念碑》亦是禁书；不过，禁书的作者郑义说，烹煮婴儿的事情

他并没有听过。  

各位听众，我是自由亚洲电台何山，文革四十年专题(一)：广西人吃人，

就告一个段落啦，你当年是否亦身处广西的武宣县和宾阳县，欢迎你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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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电话热线同我们讲你的经历，电话是：108-10-800-728-5617。

(http://www.dajiyuan.com) 

文革四十年专题(二)：大屠杀 

文革四十年专题“广西人吃人”之后，不少的听众反映从未听过、或者是

不可相信。今日，本台再播出“广西人吃人”的续集：大屠杀，由１９８

６、１９８８年两度现场采证的调查员郑义现身说法，批露大陆致今仍

掩盖的文革禁区。  

郑义：“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大陆仍然是一个禁止讨论的一个禁区，那像

我揭露的文化大革命残忍到这样的一种，超越了人性底线的情况，当然

不允许出版、传播。”  

文革口号：......主席教育我们要造反，造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的反；

我们要革命，革资产阶级牛鬼蛇神的命……  

记者：那么可否说一下，你当年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你当时在中国

大陆被允许做这样的调查？  

郑义：其实不是被允许吧，我作为一个作家，第一不是上级给我派的任

务，第二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到过广西，我对广西当时的情况有一些初

步的了解，后来又听说，文化大革命中广西有吃人吃得很利害，当时我

是不相信的，我认为可能是受害一方言过其实的一种控诉，过了多年之

后，我发现这个事情是真实的。当地的政府官员，还有我的一些作家同

行都去调查，而且掌握了很多的罪证。所以对于我来说，是很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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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义：不是所有的省份都有这个情况，这个说起话来比较长；我是两次，

１９８６年第一次，１９８８年第二次去广西调查，第一次要掌握一些

罪证，第二次想理解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发生惨无人道的事情。当然这

可以从很多的角度进行分析，包括文化人类学这些……但是他最简单最

直白的道理，就是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掀起的、所煽动的那一种阶

级仇恨，吃掉的人都很准确，不是乱吃的。吃掉的都是阶级敌人，地、

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并不是见谁就吃谁，不是！而且局面根本

没有失控，并不是我们一般人想像的，是在武斗之中大家仇恨太深了，

所以捉住人就吃掉了，不是这样……  

郑义说，文革中广西的“人吃人”是在成立了革命武装委员会，恢复了

秩序之后，在革命委员会默许、组织下进行的，一种人为的、人为煽动

阶级仇恨的运动。所以，广西的人吃人运动，也不是孤立的、个别的事

件，在广西的许多县都有出现。资料显示，文革期间广西人吃人最闻名

的是武宣县及宾阳县，而南宁的隆安县、大新县、上林县、武鸣县、钦

州的浦北县、灵山县以及玉林的麦县都发生割肉挖肝煮吃的事件。  

大陆官方在文革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曾否定了文革，要求各省、市、

自治区积极处理“文革遗留问题”。当时，唯有广西拒不处理武宣等县

吃人肉的事件，地方还称武宣县历来都“有吃人的习惯”。  

根据大陆官方已经封存的文革史料，《南宁地区文革大事记》、《广西

文革大事记》等，文革中的广西人吃人在１９６８年的夏季(四月到八

月)发生，广西武宣县被吃掉的有１００多人，宾阳县惨案有近４００

Un
Re

gis
te
re
d



０人受害。直至事件惊动时任总理的周恩来，周才电令广西军区司令员

欧致富，派部队进驻武宣县，人吃人事件才得制止。  

到了文革结束之后，胡耀邦执政期间，胡曾下力展开处理广西“文革遗

留问题”。１９８３年，中共中央改组广西党委，武宣县的人吃人事件

才得以记录在官方文宪，如《广西文革大事记》等，郑义就是在１９８

６及１９８８年到广西作民间的实地调查。  

不过，事隔４０年了，同是“胡”执政的年代，（一个胡耀邦、一个胡

锦涛）胡锦涛统领下的中国，郑义广西人吃人调查--《红色纪念碑》在

大陆被禁；有关人吃人的广西地方志及记实文宪，仍被封存和保密。  

郑义：在广西的许多县都有，而且在某些县数量相当大，我认为，从我

的调查来看，这就是毛泽东煽动阶级仇恨、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制的

一种极端的表现。当然不能以此来代表说中国都是到处在吃人。在广西

之外，并不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史学家认为，文革对人性、人格摧残多不胜数，有亲人、朋友互相指证、

虐待、仇杀，而广西在１９６８年的吃人则是毛泽东主政时代最丑陋的

事件。当郑义的《红色纪念碑》在海外发行曾引起震动，但海外的知识

份子也有认为家丑不应外扬。  

不过，郑义说，他所展示的是一种“人类奇观”、“宣扬一部份人可以

剥夺另一部份人的人权“的罪行。“像有些学校吃掉了他们的校长，就

是连所有的肉都割光，就剩一骨头架子，这种情况是非常残忍的。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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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多的一个县，就武宣县。这个武宣县县革委的食堂里面，都煮过人肉，

这种现象是非常令人不可思议，而且是极其残忍的。我认为是一种宣扬

人类仇恨，宣扬一部份人可以对另一部份人剥夺他们的人权，甚至可以

不经任何法律程式，无所不用其极的这样一种心理，他是一种人类奇观，

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现象。”  

资料显示，参与吃人的都是当年的保皇派，即高干子弟、国家干部和所

谓的中共党员；而被屠杀及被吃的，都是造反派及所谓的“黑五类份

子”（地、富、反、坏、右及其子女）。广西桐岭中学副校长黄家凭１

９６８年７月１日晚，被批斗致死，翌日被凶手黄佩农、张继锋等挖去

肝，剥去肉，只剩下一副骨架；事后还架起简易炉灶，在学校宿舍用瓦

片将人烘烤。官方统计就指，武宣县被吃者有１００多人。  

郑义：“他就是文化大革命中宣扬对阶级敌人无所不用其极，这样一个

逻辑造成。对这些阶级敌人，你光批斗他还不能解恨，还不能证明你的

立场坚定；那你就把他打死，打死还不足表明你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

那怎办呢？还要往逻辑上更极端的推，最后就把他吃掉！因为除了吃之

后，你想不出更能够表达出你的仇恨和坚定的其他方式，已经达到顶点

了！”  

郑义说，在宾阳县，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头，杀害了３０００、４０００

人，这个数量相当巨大的，你想想当年这个场面是相当恐惧的，到处到

有人被打死，甚至有人被吃掉。那个事情就是跟当时的军管委员会的主

任，当地的驻军的一个司长，由他亲自指挥，来做这些时情。后来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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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之后，宾阳县的县委和县政府，一直要求惩办这个人。后来被惩办

的凶手说我们是犯了罪，我们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做的，那些人都纷纷

交出电话纪录、日记本、以及会议纪录，来指证这个驻军司长。”  

中共史学家认为，文革揭露了无产阶级专制的残忍，而人吃人则达到人

类残忍的极点了，所以对于大陆的当政者来说，文革肯定不是一件愉快

的事情，所以直到今天文革仍不允许深入的讨论。( 

文革四十年专题(三)：红卫兵大串连 

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１０日，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揭

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９个月后，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第

一次在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毛身穿军装、佩戴红卫

兵袖章、前后八次共接见了１１００多万人次的“红小子”。在毛的鼓动

下，中国河山片一红。“红小子”只知到丹心一片向着毛，在毛有无上权

威的年代，任何的权威都可以被打倒，只有毛是屹立不摇。以下是一个

红小子的经历，经历如何做一个共产主义的接班人……  

 

文革期间挥舞“红宝书”的红卫兵宣传队。(法新社)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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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做共红卫兵，当时红卫兵是这样心态的：文革开始的时候，很多人

都很羡慕红卫兵，红卫兵成立最早都是以高干、军干、革干子弟为最早

一批，以成份为主，在学校是干部子弟，红当当的革命家属，如果有人

当过军，家里有一顶军帽；军衣服就很吃香了，当时很羡慕这些人的。”  

“当时你穿上军服，在６６年的时候上街是很威风的，是这样的心态。

那时候做贼，都的都是军帽、军服、军皮带、军书包，你背着一个真的

很像袈裟一样威风的！”  

想起当年做红卫兵的经历，广州的佘先生说穿上军装、军服、军皮带，

当年是相当令人羡慕的，亦都为红卫兵带来一种权力的感觉，别人对你

还会有一种害怕的感觉。“你（红卫兵）去到哪里都是很凶了，人都很

怕你又羡慕你的，很有权的！当时是有这样的心态表现出来。”佘先生

说，为此亦向别人借件军服来穿。  

不过，随住红卫兵的成立，批斗也随之而来。大规模的批斗要数得上北

京地质学院和北京航空学院，所谓的两大派红卫兵组织“地派”与“天

派”的批斗活动，要将“刘、邓”批落下。而在广州，佘先生亦都身在

出中。“在广州市是批判三家村开始的……然后再批老师、团支部、党

支部……由市委、区委、教育部门，派工作队到学校指导文化大革命。”  

佘先生说，在批斗里面，上级算煽动的仇恨，变的一发不可收拾。“实

际工作组是煽动人们批斗老师，与老师之间有仇了人，又煽动学生批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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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大家互相的仇恨挖了出来，文化大革命各种的思想仇很，都一盘的

滚水倒了出来，在那个年代。”  

而当年仍是初中生的热血青年，则是跟着高班学长的使唤。“听高年级

的同学，或者工作队，或者老师指使，记录他们说过什么。连好多年的

事都拿出来写”?“做过教师是无可避免被学生批斗、批判、打、进牛

棚，很多都有！整个广州市间间学校都有。”  

而在红卫兵“红小子”的团队里面，也有身份、地位的组织，成份好的

就做领导。“杀向社会了，搞所谓的破四旧、立四新，抄家、寺庙、教

堂等等。当时成份不好的家庭就很遭殃了。”来成份不好的青年，还被

冠上“６６９”的称号，押去农村。“将有些学生都有押去农村，强行

给红卫兵，街道青年押去农村，这些知青叫６６９，广州有几种知青，

这种就叫６６９知青。”  

到了１９６６年的９月５日，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正式开始。当时中共

中央、国务院发出通知，规定到北京的师生可以一律免费坐火车，生活

和交通费由国家财政补助，红小子上京朝圣风起。单是７月底到至８月

中，就有７１万多人次去北京，时任总理的周恩来还代表中共中央讲话，

认为各地学生到北京交流经验是一件好事，但也要分期分批到。“当时

中共四个部门发档下来，叫革命大串连，学生就走出校门，大家间间学

校互相交流。各乡、各县、全国各地都有红卫兵接待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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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北京游行的红卫兵。(法新社) 

 

 

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首次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

更是令大串连进入高峰。“坐车不用钱、吃饭不用钱，有接待站帮你解

决，当时在广州的广九火车站。是冲火车的。”而一窝蜂的上北京，佘

先生忆述说还发生了踩死人事件。“几十万人坐火车，广州也发生过踩

死人事件，南下北上的都在广州火车站强行冲上去，当时整个交通很混

乱。”佘先生说，其实当年上京的心态，很多都是旅游性质。“去不了北

京，去了上海，实际上是游山玩水，没有什么作用。一般搞运动，都是

由大城市的高中生，指导下属的地市级，我们广州就以北京那些下来指

导。”  

在红卫兵中有阶级，北京的比广州的要高阶，广州的则到附近的佛山等

指点江山。“他们就好像当年的锦衣卫一样，很凶的。住穗连续站，是

清华、北大、北航很多大专院校的下；我们有部份就下去佛山，肇庆、

江门、中山一带，我们大城市的又到小城市的帮他们造反。”  

到了６６年１０月，红小子的大串连，令到中国河山一片红，但也令全

国的交通几乎瘫痪，大量的物资积压，连《人民日报》也要在１０月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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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发表文章，话红卫兵要不坐火车汽车，要徒步行军大串连，并称这

样才有“意义”。但有几多红小子会听呢？“串连的时候广东发动步行

串连，实际是不步行的，因为串连很好玩的；你去吃饭，市政府还给钱

你，拿宣传费。当时六块、八块一个月的生活费。你去到当地是有接待

站，给饭票你的。”６７年的２月３日，中共中央再发通知，要求徒步

串连也要停止；同年的３月１９日，全国性的大串连宣告终止。  

当年的红卫兵佘先生，６６、６７年的一切都是相当单纯，去抄人家的

家，不会拿人家的钱。闹人家的总部，抢的是笔、墨、纸、蜡纸等等，

而一切是为了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他说，心态就好像“希特勒的冲风

队” ！  

文革四十年专题(四)：武斗在广州 

经历了一九六六年的大串连，文革开始第二年的中国，在一九六七年兴

起一股“武斗”风，到处武斗、停工、停课；南方的香港、澳门、广州亦

不未能幸免。六七年的香港，有所谓左派的“反英抗暴”暴动，即“六七

暴动”。传统左派在广州运来枪枝、在香港自制炸弹，要在香港展开文

化大革命的海外战场。六七暴动期间，“土制凤梨”到处，香港陷于瘫痪，

民生萧条。今日，文革四十年后的香港，港人对“六七暴动”深恶痛绝，

“六七暴动”的文献在香港可以自由发行。但在大陆，同样是六七年的“武

斗在广州”却一纸难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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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文化大革命中的北京街景。(法新社) 

“我们四十周年还不去讲，到了五十周年就没有力气去讲了；文化大革

命的时候我们２０岁上下，现在四十周年了，就６０岁上下；文化革命

１７岁的，现在都５７了……所以我们的时间都不是很充裕了，(要讲

的)主要是中共当局按着不给传播的观点和内容……”提起文化大革

命，旅居纽约的老广州人刘国凯仍然是义愤填膺，不能再在等另一个五

年和十年，要将他所经历的文革在广州出版成书。  

刘国凯说，大陆官方对文革采取全面否定态度，定位是动乱；但又禁止

民间对文革深入研究，是因为害怕文革揭露得越多，中共就越站不住脚。

“大陆当局一方面将文革定位是一种动乱，但同时不给人去研究，我就

认为大陆当局最主要有两种目的：第一种目的是深入研究，就会将官方

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作的很多不光彩的事暴露出来。”有五十万字文革著

作的自由作家刘国凯说，文革除了有由毛泽东发动、利用人民打倒刘少

奇与邓小平的“政治史”外，还有人民利用民革反抗的“人民史”，这

两段历史都是大陆当前最忌讳的。“第二点是人民群众受到逼害后的反

抗，这些反抗与当前大陆民众底层的维权活动，有一定的内在联络，所

以他就不喜欢人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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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广州，当年有什么事？我记忆中深刻的有很多，其中一个是文化

革命无论哪一个地方，群众都分成有两派：有一派是文化革命前，原来

社会秩序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对于原有的社会秩序持保的态度，”也

即是保皇派，或者是总派；而另一派是造反派，或者是红旗派。“另有

一些人是他们的社会利益受到某种不同程度的损害，所以他们持一种造

反的姿态，这两派在全国是发生了激烈的斗争。”  

１９６７年７月２３日，保皇与造反两派，就在广州中山纪念堂附近发

生武斗，原因是造反派要在越秀山体育运动场举行集会，庆祝组织成立，

而就在队伍经过中山路中山纪念堂的时候，受到了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

袭击。刘国凯说，施暴的就是由中共高干子弟为骨干的红卫兵，“这些

人以中共的高干子弟、军干子弟为主体组织起来的，他们对于原有秩序

是一种保的姿态，因为他们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首

先对工人，赤手空拳的工人，准备进入越秀山运动场开会的工人袭击。

由于他们有预谋，而工人是没有预谋，所以在这场的武斗之中，手无寸

铁的工人、造反派的工人受到了很大的损伤。”  

据刘国凯的忆述，保皇派还得到军方的袒护，“后来军区的人到了，当

对人进行袭击的时候，军方的人是不理的；等到后来很多的工人从四面

八方来到那里，将中山纪念堂包围，军人就出面了。后来的小报还讲了

很多，有名有姓的工人是怎样死了，在哪一家厂的……”  

记者：刘先生，当时在运动中，你的角色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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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国凯：我当时在广州税务居郊区工作，一个青年人，工作表现积极，

成了单位领导培养的物件，很自然我也是文化大革命秩序下得益的，我

是属于红的一类，而且入了团，做了团干部。  

刘国凯说，正因为他成了保皇派的一部分，他“深深知道保皇派为什么

要保皇，”也了解保皇派发动是发动武斗的原因，“保皇派认为自己成

份好、党员多。”刘国凯继续说，“各个单位的保卫科，武装部都是他

们的人，武装民兵都是掌握在他们的手，他们来打造反派是以打阶级敌

人、牛鬼蛇神，来造我们的反，所以在气势上他们是壮的。”  

而就在８月１３日，武斗中的广州发生了冷血的保皇派开枪扫射造反派

的事件，也就是后人所讲的“珠江事件”。“有一红旗派的船到珠江河，

被总派的船围着扫射，那船翻了之后，这些人落了水，那些人还要开枪

扫射。”而当时，七月底、八月初的广州，兴起了殴打劳改犯的风气，

“劳改犯没有人权”，保皇派认为“船是要上岸抢夺”，于是开机枪扫

射。“总派就在大船上用机枪扫射，那船很快就翻了，人下水了，在水

中游，保皇派就好像打靶一样打！全部人就只有两个能够游水上岸。”

据了解，珠江惨案造成了９人死亡。  

“为什么下手这样狠呢？因为他们把旗派看成是地、富、反、坏、右，

是牛鬼蛇神，是阶级敌人；旗派从来不敢把总派看成是阶级敌人，都是

阶级兄弟，不过他们受走资派的蒙蔽，所以旗派打总派不会怎样狠的，

总是防卫性的；但保皇派打造反派，就以一种镇压阶级敌人的旗号，所

以非常‘狠’的，下水了，还要开枪打靶的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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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斗中的广州，同年还有８月８日，由造反派打上省总工会的“八一八

事件”，前后即８月２３日的中山纪念堂武斗及７月２３日的珠江惨案

等三起大事。过来人谈过去事，刘国凯坚信要为文革平反，也要为文革

中的人民平反。下星期一，我们再有“李一哲大字报”的王希哲，由旅

居三藩市的王希哲说当年事，说“文革在广州”。 

文革四十年专题(五)：文革与六四 

一九六七的中国，国人在毛泽东的疯狂下继续闻鸡起舞，人与人的争斗

陷入疯狂，武斗、械斗以见血而告终。在没有人权的年代，人以阶级、

出生、血统、成份划分，斗争成为了“改邪归正”、“验明正身”的唯一手

段。但是，当年死跟红太阳毛主席的中国新一代，有谁想过毛泽东在巩

固万里河山之后，又将矛头转向群众老百姓呢？这一段历史要从一九六

七的年所谓“一月夺权”之后讲起。  

 

北京街头小贩出售文革批斗会的瓷像。(法新社) 

旅居纽约的老广州刘国凯说，“广州不算重要，青海利害、福州利害，

青海军区副司令员赵永夫敬然开枪扫射手无寸铁的造反派组织，青海八

一八，打死打伤三百多人，其中有一些是十岁的学生。这样残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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竟然邓小平的人，要为赵永夫平反！不用奇怪呀，邓小平敢胆搞六四的

大屠杀，所以他就能够完全原谅二三十年前的赵永夫在青海杀这么多

人！”  

一提到文革中毛泽东的角色，刘国凯总是气愤难平，他指毛泽东是将全

国的老百姓都愚弄了，“毛泽东为什么要这样搞，因为当年想将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清除出去，他还没有达到这些目的，他还需要人民群众帮

他做这一点，群众不能够没有的，他还需要利用群众帮他这一点，如果

全国在六七年的二月三月，将群众组织都打成反革命，谁还毛泽东搞政

治清洗来效力呀！”  

根据文革史书《阳谋》和《人祸》的记录，在文革的初期，毛泽东是给

了群众罕有的“自由”，让群众成立革命造反组织，借意打击刘少奇、

邓小平。到了六七年之后，则是派军队将群众的权力收回来，因而六七

年的武斗中，军民关系尖锐。用刘国凯的忆述是，军队明显倾向保皇派，

甚至武斗中开枪扫射老百姓。刘国凯说，“中国军方在文革中，动不动

就将人民打成反革命，捉来座牢，这与六四中，邓小平要他的军队开枪

镇压，是相似的。”  

文革在混乱与疯狂之中，刘国凯忆述到，亦都有人民自发争取权益的运

动，在文革时间的宽松，亦是中国大陆从未有过的。在广州就１９６７

年５月３日烈士陵园的群众绝食，要求保皇派释放在“三月黑风”中无

辜被捉的人，而他本人就参与期中。他说：“军区就是不肯放，僵持不

下怎办？红旗以中学生为主的人，去到烈士陵园绝食，消息一传开，旗

Un
Re

gis
te
re
d



派的中学生、太学生，四面八方马上有几十人发展到几千人。”他认为，

文革中的人民抗争，与六四民运也有相似的地方。“完全是一种反政治

迫害，反政治歧视的、维护自由人、合法权益的正义的行动”  

“绝食之中，一天两天过去，很多学生昏到过去，很多医护人员将他们

送到医院，很多医护人员都说，你们不要绝食了，你们会死的。但那些

中学生说，不行，不放人我们要继续绝食下去，这些情况跟六四在北京

是很像的。”  

中国官方将文革定为性十年浩劫，对文革是采取否定的态度；但诡异的

是官方又不准民间对文革作深入的研究。五年前，文革三十五周年，中

共中央曾下令全国不得发表批评文革及批评毛泽东的言论，用意是纪念

中共成立八十周年。  

前耶鲁大学教授王绍光，即文化大革命中“理性与疯狂”一书的作者，

曾唏嘘到：“这三十年里，中国的文革研究谈不上有多大进展。再过三

十年，绝大多数文革亲历者将会离开这个世界，将使文革研究失去最重

要的资源。”为什么中共不许民间研究文革呢？看来与六四的禁忌一脉

相通。  

听下刘国凯说，“在文革之中，有毛泽东的文革清洗，毛泽东主要想用

这场的社会运动，将刘少奇、邓小平这一批，他不喜欢的清洗去；也有

文革镇压，除了老毛的镇压，也有各地的军方、干部，汇同他们的社会

基础保皇派来镇压人民；也有文革反抗，人民群众利用这很特殊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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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期，共产党内部分列，来争取自己的权益。很主要的诉求是反政治歧

视，反血统论，实际自己的权益，广州这些更家多。我将他定议为人民

文革，这与六四期间，人民群众的反官倒、反贪污、反腐败是相似的。”  

再讲广州的文革，不能不提的是后期的“李一哲”大字报。一九七三年，

年仅２４的王希哲，联同李正天和陈一阳及郭鸿志，以李一哲为笔名，

用大字报揭露文革中毛泽东对国民的愚弄和压迫，并直指中共是以社会

主义之名，实施法西斯统治。  

这篇大字报当时在广州轰动全市，亦流传到海外，但“李一哲”因此也

激怒了毛泽东，换来牢狱之灾。王希哲目前是被流放美国三藩市，仍然

是有家归不得。忆述当年事，他说共产党是欠了人民一笔血债。王希哲

在三藩市透过长途电话对本台讲：“中产党拿了政权之后，共产党用激

烈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一定要挑起阶级仇恨，来压逼另一部份的地主、

资本家及其后代，不但在城市里面逼害得很利害，农村里面也有活生生

被打死的，这是共产党欠了老百姓的一写血债。”  

着有的“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等论文，被受西方学者重视的王希哲继

续对本台讲，文革中的诡异之处是坊间广为流传的所谓“打着红旗反红

旗”，文革中受逼害的一群是用造反来争取自身的权益。“特别是受压

迫的所谓黑七类子弟，他们不能够明目张胆说反抗共产党，那又要打着

共产党的旗号，所以他们反共产党又要打着红旗反红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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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哲在四人帮下台、邓小平复出之后获得平反，不过八一年再度因为

民运入狱，直到一九九三年，北京争取举办奥运，才将他释放，王希哲

是身陷大陆牢狱共１５年。他说，大陆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但只

平反不危害到管治权威的个案，而他至今仍是有国归不得，一九九六年

起被流放到美国至今。  

文革四十年专题之五：“文革与六四”，现就告一个段落了。文革期间

的非正常死亡、自杀、失学等等，还有更多是大陆官方不准许民间去闯

的禁区，你还有什么冤情呢？欢迎你透过电话热线同我们分享，电话是：

108-10-800-728-5617。(h 

文革四十年专题(七)：偷渡潮 

在文革混乱的时代，人心求变，“生活无非都是求一个安稳”，接受本台

记者访问的事主对我们讲，“不是所有人都想做英雄”。  

先知先觉的广州人，在文革开始之前就开始偷渡了，投奔到一水之隔的

香港；后知后觉的，上山下乡后返乡无望的知青，则在文革后期，奋死

都要游水离开大陆；当年不知不觉的大陆年青人，则是继续历练文革的

磋跎。  

“那时候我是初中三，准备高考，当时看到批判《海瑞罢官》，这样那

样，文化大革命就开始，尤其是不需要考试，我们学校是学俄语的，听

说不用考俄语，觉得俄语没用，不知多开心，连那本俄语的课本都扔

了……”  

Un
Re

gis
te
re
d



接受访问的是旅居美国，１９７４年两次偷渡到香港，然后辗转非洲、

最后定居三藩市的老广州陈光石先生，文革开始当年他只有１５、１６

岁。“见到社会上有很多大字报，那时不能够说是动乱啦，看到很多大

字报觉得很新鲜，自己小孩子一个，１５、１６岁，那就开始了学校的

事。”  

不过，糊里糊涂的停课、停学就磋跎了来自知识份子家庭的陈先生的年

轻时代，“整个文化大革命过程，我们都是不太清楚的，自已成份好不

好？当时心中有数，你说不参加红卫兵吗？人都有一种潜意识是追求自

己利益的。我们那时候生存是在一种焦虑中。”  

由于“成份不好”，年轻时代的陈先生丧失了与在校同学同等的机会，

这也促使他日后加入批斗老师、武斗的行列。“我喜欢画画的，对我人

生人印象很深刻，其实很简单，任何一个人画得比我好与不好，都可以

参加美工组，但我就不可以。十个人都可以，第十一个都可以。那我就

求老师，但老师不给，”也为此被管教过。  

在一生阶级党安排的年代下，人没有个人的安排，“想出任何办法都是

犯法”，陈先生说“一切都是听从党安排，上山下乡别无选择，亦没有

回城政策”，他致今仍对文革中的所有官员持否定的态度：“怎样说否

认呢？很多人说周恩来好，我真可以说不认同……你说刘少奇好，刘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２３日带头去斗朱德，你可以随时找出那些人好与不

好。所谓好与不好？定义很糊涂的，你看刘少奇斗朱德，周恩来整刘少

奇……所以我对人性失去了信心。”  

Un
Re

gis
te
re
d



“我们在海外，有时有些电台都说，周恩来是不是好人？当你参加了一

个文化大革命之后，没有一个人是清高的，都互相在整。我说，是粪坑

里的粪，你踩你我踩我，都是在扒粪！”  

对人性失去信心，陈光石选择了偷渡，离开广州，前后两次，到了１９

７４终于成功。他的选择与留在大陆，继续写大字报的同班同学王希哲

是完成不同。“我们对政治的看法是，既然社会是这样，不如就寻找个

人出路，所以就偷渡出来。”  

记者：偷渡潮会不会跟文革有关？你自己的个案是如何？  

陈光石：我觉得当然是一种风潮，你知到我们偷渡是为改变生活，就这

么简单！去香港，19７４年初到香港。如果当中国大陆的政治与经济不

稳定的时候，大批会偷渡。好像 19５８年粮食困难，19６０年很多人涌

往香港，很多老百姓都是为求生存。  

据介绍，与事主陈先生有相同的背景，目前移居美加的老广州就有３０

００到４０００人，在三藩市湾区就有５００、６００人。而陈先生原

来所在的广州十一中，有先知先觉的在文革之初就偷渡离开大陆了。

“一个同级的朋友，他 19５８年就跟着父亲偷渡，有很多是先知先觉的，

说起来我们是后知后觉罗。偷渡是解决自己出路的方法。”  

陈光石：“七十年代的偷渡潮，我相信多数都是知识青年，我曾经第一

次被捉回来，在那收容所的密度简直是塞不进人的，如果你去小便，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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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在人头上爬过去，根本人连睡都睡不到，都是站着过夜。我自己也

关了一晚，第二晚就递解樟木头”  

记者：那时好像有个市价，偷渡是罚７００到２０００？  

陈光石：我们哪来有钱，骨头就有，只能说你哪里来，递解到哪里，罚

是一个虚数。我就听到当时，江青去到广东省看偷渡人士，流传两句话，

我不知真还是假，一个是“囚期太长”，一个是“囚粮太少”，所以那

时很快就放了。  

第一次偷渡不成功，六个月之后，陈先生再接再励。“放出来之后，锻

炼身体，又偷渡去，我的朋有很潇洒了，七次落水，又在水面被巡逻艇

捞起，(笑说)又是捞虾饺了。  

而在广州，即使毛主席号召年青人到大江大河游泳，市政府则是怕怕了，

因为当时练水的原因无非是要偷渡。“真的是学习毛语录，下定决心、

不怕牺牲、排除万难、争取胜利。当时毛泽东号召学生到大江大河游泳，

而广州市是不给游，不给你到大江大河去游泳。游泳就是要偷渡，想练

好偷渡去香港。”  

陈光石第一次的偷渡是不成功了，被警犬逮住。“我们第一次很傻的，

哪有人帮助偷渡，就在惠州市出发，我们走了六七天以为到了大亚

湾……刚好两条军犬换班……其实到了走山十二天之后，人身体发出的

臭味跟野兽是一样的，就被咬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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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后，事主陈先生再次尝试，涉水七个小时；这次就有惊无险，成

功抵达香港，“第二次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又在惠州开始，第六天就到

了东坪州，还休息了很长时间，游了七个小时，到了东坪州。上岸后也

没有兴奋了。”之后就向港英的警察自首，“有一个有趣的事要告诉大

家，一进去坐了一会，突然警察哄一声走过来，立正对我们敬个礼，我

们都呆了。他就官式的说，这里是英国皇家水警总部，香港东坪州分部，

当你进入我们的地方，你就受到我们水警总部的保护。之后就说，（脏

话）是不是肚子饿？那里有东西吃，是青红萝卜烧牛尾，大陆没有的，

还是第一次吃到香港的食物。”  

在香港一住就十年，陈先生事后移居美国，对住土生土长在美国的儿子，

陈先生说，文革的那段历史要如何说起呢？最容易不过，是当年抵垒香

港路下的足迹。他说：“我在２６年后带着我的儿子，经过大埔码头的

时候，刚刚就见到那个码头，一模一样，我都会对我的儿子说，指着那，

我就是从东坪州偷渡出来的。”  

文革、上山、下乡、偷渡，递解、再偷渡、安居、生根美国……陈先生

说，“问心讲，他只是为自己的前途去是打算，他只是普通小人物一个，

想生活好一些。” 

文革四十年专题(八)：童年阴影 

今天我们继续“文革四十周年”专题节目，我们请来现居美国的前中共中

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李洪林的儿子李少民，回忆文革对其成长造成的阴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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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 年，李少民站在他正在画的毛泽东遗像前。(李少民私人照片) 

李少民说：文革开始的时候，１９６６年我还不到６岁。我印象很深的

是，因为我当年是在北京景山学校，比较好的学校。可能有些听众也听

过，当时文革最开始被打倒的，三家村的其中一位作者，有一位作者叫

吴(日含)，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他写了三家村之后被打倒，他的儿子就

在我的班里面。  

他走在路上，别的同学就问：你是不是吴彰？因为吾彰是他的名子，他

吓得不敢说他的名字，“我不是吴彰！”人家说“你叫什么名字？”他

说，他就很焦急地说“我叫彰吴”。然后哈哈大笑，推推打打一顿，就

这样！  

我因为家在中宣部，当时我记得院子里面堆了一个山，这个山是什么

呢？走近一看，就全是书。因为当时所有的书，几乎没有一本书是好书，

除了毛泽东选集。外国的书是西方毒草，中国是封建毒草，那你就要把

他都拿出来，都烧掉。中宣部的人，干部大概的书要特别多，就堆了一

个山一样，就后就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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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书，是李少民童年的一大记忆。他还记得，当年大院的同窗，看到天

荒夜谭之类的读物，是相当有兴趣的，有的还用脚在火堆中将书踢出来。  

很快我们都是被赶到乡下去农村去劳动，那１０岁的孩子在乡下劳动。

当然现在回过头来看，都觉得你这个很浪漫，这么小又不用念说，拿着

锄头锄地去，但是当时你想，我们不知到这个事情有结束的！  

我就记得很清楚，抱着锄头在地里面，站在地头上，跟我一起劳动的，

都是农村的壮年劳动力，你看１０岁的孩子跟１６、１７岁的一起锄地，

我又不会锄，很困难！抬头一看，那个地就是看不见头，我想：这一辈

子就这样过去了，但也不能够落后，拼命的锄，锄到晚上睡觉，就根本

想死了一样。尿床！尿床又不敢告诉别人，童年就是这样渡过。  

李少民目前在美国一家大学教书，父亲是老革命的背景，亦为他在文革

的当年，看到和受到与别人不一样的遭遇，他为毛泽东的追悼会画过遗

像。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刚刚去世，身在部队的李少民，就被部队

的上司命令要连夜画一幅巨刑的黑白的老毛遗像。当时全中国所有人都

要为毛而哀伤，毛的遗像用彩色不行，一定要用黑白，黑白才显得伤感，

但没有哀伤？挤不出眼泪？又如何是好呢？  

李少民说：我后来当兵了，参军了。我们古代有一句话，好男不当兵，

好铁不打钉，为什么呢？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面，当年绝对不是大家响

往的事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是说，谁谁被征兵了。但我当兵的时候

大家都是争破头的，就像入选皇宫一样，争先恐后，生怕当不上。为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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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我可以当兵，我因为会画画，我的美术比较好，当兵就是因为我为画

画。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以后，全国的学校都停了，毛泽东说，学校

没有知识，学校的人他们不如农民聪明、不如工人聪明，他们都是一群

笨蛋。学校关门以后，任何一个伟大的人物，都需要人宣传吗！所以恰

恰是会唱歌跳舞的，会画画的到有了出路了，因为全国需要成千上万的

人去歌诵这伟大的革命。  

李少民回想，当兵之后的很多事，他说当年实际是对年青人一种极大的

摧毁。在整理老照片时，在发现一张３０年前与毛泽东肖像的合照，十

分令人感慨。  

他说：我是１９７５年当兵，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就死了，当然毛

泽东一死，全国就简直是天就塌下来了，可是当时我就决得很害怕，为

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小的教育就是毛泽东是我们的救星，毛泽东是万岁

万万岁！毛泽东是不可以死的，毛泽东一死，天就要塌了，你就要非常

悲痛，你就要恨不得投河自杀，才能表现出你的感情！但是呢，我在毛

主席的关怀下长大，只是觉得越过越贫穷，最后从城市过到农村、从农

村过到军队。我们在军队里面就没有饭吃吗！怎样去争取多打一勺饭都

是很多心机的。  

毛泽东死的时候，李少民一点都不悲哀。他说：我想一定有什么变化，

任何一个变化也不会比现在更坏了，不悲哀很可怕，要是被发现不悲哀，

就要被批判，被隔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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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民说：这个时候全国就要在同一天，同一个时候，举行毛泽东的追

悼会，纪念毛主席。北京有大的纪念，我们在各地也要纪念，我们的单

位等于是军吗，纪念毛一定要挂一张很大的遗像，但就麻烦了，所有的

都是彩色的，那么我们知道遗像不可以是彩色的，那照片印不了这么大，

照片要两米多。我在军队里是管画画的，就说“小李，你来画毛主席遗

像，这是政治任务，还要很快完成，还不能画坏！”我一听就吓坏了，

赶紧就开始画，记得画了是整整一天一夜。到第二天早上已经是没有劲

了。这个时候，我的领导过来对我说，“小李，过来我给你照个相”。

我想，还有什么兴趣照。他说，“照一张相，历史镜头。”他说得挺对，

３０年过来，一看还真是历史镜头。  

３０年、４０年过来，与毛遗像的合照，凝聚的文革的历史镜头。李少

民说，事后看还再浪漫，也不能没有当年的感情制造，被迫制造出一个

对毛有感情的哀伤。  

我们在私下的人们都好办，但在公开场合你要哭的！像开各种会纪念，

是不太容易的事情，但是很多人心里都是，稍为有一点头脑的人都知道，

这个生活越来越差！生活用的也没有，一切也没有！那怎能还认为，全

世界不要忘记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的人民，美国的人民在受苦。那么，

我想比我们还苦的话，也相当不容易了。  

当年的感觉是，毛泽东的死去一定会带来改变，起码一定会变。而任何

一个变都不能再坏了，只能往好变了，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到了最底层

了。３０年之后，中国是变好变坏呢？李少民的父亲李洪林，在文革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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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被平反，还委以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的一职。不过，到了１９

８９年的天安门事件，他的父亲受命到广场劝说学生离开，事后又被打

成了六四的事件的黑手。一位老干部，老革命在文革的遭遇，下一集我

们再讲。( 

文革四十年专题(九)：翻脸不认人 

大陆官方过去对 40 年前的文革没有补偿，今天更是鸦雀无声;不少在文

革中受害老党员的个案仍被长埋在地下，他们的家人都希望有日能重见

天日。大陆不少的家庭都经历过大陆翻脸不认人的遭遇，前中共中央宣

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是其中一个个案。  

出生在 1925 年，21 岁就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李洪林，在他的《自传》中

曾经说过：“国民党抓我，是因为我要推翻它；共产党抓我，却因为我

在维护它。”国民党当年抓不到他，但共产党在 1989 年的天安门事件

之后，将他逮捕，关押了将近一年。不过，这已经不是第一次，文革之

初，李洪林被他所在的党打成黑帮，而一家人更是早就被弄得妻离子散。 

李洪林的儿子，现居美国维珍尼亚洲的李少民对本台粤语组说，“这是

迫害，我父亲李洪林先生一直就在中共中央舆论宣传的中心点，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看我家，我父母都是很早参加革命的，但是在五十年

代不知什么原因我的母亲竟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一个很年青的人，一早

就参加各革命，怎会变成历史反革命呢?”  

这个无妄之灾，让李少民在一岁的幼年时代就失去了母亲，因为党组织

要他的父亲，与妻子划清界线。他说：“她就因为毛泽东说大鸣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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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人提意见，他在的大学给甘肃的党支部书记提了一个意见，结果就被

打成右派”。打成右派之后，党组织就说?一定要离婚，不能怎能够在

共产党组织里有前途?1957 年母亲被成右派时，李少民只有一岁。  

自此，由 1957 年到 1980 年，李少民就从来没有见过他的母亲，“我母

亲被打成右派之后，就被送到甘肃劳改农场，甘肃是很穷的地方，在大

跃进的时后更是穷得不得了，所以我母亲的同事在农场几乎都饿死了，

她是侥幸活下来。”  

李洪林与妻子离婚之后，仕途也好不到哪里去，先后被带上右倾主义，

黑帮等名号，李少民说：“这运动就一浪高过一浪，最后我父亲到了文

革还被带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我父亲自己都说，我已经左得一踏糊

涂，到农村被带富农帽子，结果这么左还被打成右派。”  

究竟李洪林这样的老党员犯了什么错误?原来是他太过认识中国共产党

了。李少民说，“他写了一本书?就中国历代政治运动，从 1949 年到 1989

年的政治运动，那书就描述了文革并不是很突然的事情，就是从延安时

代，毛泽东对党内异己的批评，他不是通过制度，就是发动群众，挑动

群众打另一派搞臭!”“搞到最臭的时候，毛泽东就出来说几句话，这

个人是坏人，火上加油，将这个人整死，历来如此，文革这个程度是到

了史无前例。”  

文革作为中国历代政治运动的写照，该书在李洪林的笔下是揭露了共产

党一党专政的恶行。文革之后，李洪林得到了平反，在胡耀邦担任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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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部长和总书记期间，李洪林还在中国思想文化界有着巨大影响，曾担

任过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福建社会科学院院长。  

而据胡耀邦文革之后对李洪林的谈话，文革所迫害的中国人有一亿，比

官方起初承认的 8000 万还要多，也即是，当年每 8 个中国人，就有一

个是文革的受害者。他说：“我父亲也是多年坐牛棚的，这些事情很特

别吗?也不是，多的是。文革后期，胡耀邦把我父亲调到中宣部工作，

据我父亲跟我讲，胡耀邦他自己统计，在文革中受到牵连的人，各种形

式受到过迫害的人，不下于 1 亿人。”  

李少民说：“当时中国有 8亿人，等于某种程式上八份之一的人都受到

文革的牵连，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胡耀邦去世的时候，我们纪念胡耀邦。

胡耀邦有一个最大的贡献，他不遗余力地为文革的事情平反，因为他实

在太知道，他自个受害不用说了!这伤害了 1 亿人，全世界哪有一个地

方这样，1 亿人是半个美国，5 个加拿大呀!”  

文革之后，李洪林并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赔偿补偿;但李洪林仍选择为

共产党效劳，作为共产党在“思想理论领域”的“主管”。资料显示，

他有名言“人民可以选择领袖，领袖却不能选择人民”， “领袖应当

忠于人民，而不是人民应当忠于领袖”，“要树立民主的权威，破除专

制主义的权威”等等。不过，到了六四，另一场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

这位老党员，忠心的党员又再身陷牢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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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少民说：“到了 1989 年，天安门事件暴发学生运动，中共中央统战

部请我父亲和另外十几个学者，到天安门广场劝学生离开，但学生后来

没有离开，这我们都知道的。那六四开枪之后，当局又把我父亲这些人

给软禁起来。”  

当时，李洪林与十二学者发出了《紧急呼吁》，并奉统战部之命到广场

化解僵局;不过，就在他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第 43年，中共再将他关押了

将近一年，罪名“反革命”。 李少民说：“就这样给抓起来，说他们

是天安门的幕后黑手，这是共产党历来的，你上百万人游行，他脸下不

来呀!怎么会有上百万人呢?这些人肯定是被蒙蔽了，被蒙蔽了就要有黑

手吗!谁是黑手呢?就是这些到广场劝学生的知识份子。劝学生离开反而

变成了黑手，关了将进十个月就放了，有什么补偿呀!”  

不少文革的受害者向我们反映，大陆官方对 40 年前的文革没有补偿，

需要发起索偿运动。你有没有如前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

的遭遇?为党好，为党忙;最后但被党害，这个党对人翻脸不认人的遭遇

呢?( 

文革四十年专题(十)：骨肉相残 

在中共以阶级为纲、互相批斗的年代，不少的知识份子、老干部捱过了

被带高帽、被送入牛棚的经历，但当他们发现揭发自己的竟是亲生子女

的时候，他们是否能还撑得住呢？以下是文革中“党”要你骨肉相残的两

个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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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革中给我最大的震动是什么呢？我当时只有十岁九岁，我哥哥已

经比我很大了，大七八岁，已经是一个青少年了，在积极地跟着毛泽东

的口号。”讲起文革，被中国大陆被判以间谍罪驱逐出境的美国公民李

少民，开口是滔滔不绝。他说，文革之最残忍，是毛泽东要你将革命带

到家里面。“文革让你们家里面的人就是互相斗、父母互相斗、父子互

相斗、子女互相斗，家里的人都是被他们破坏。”  

李少民的母亲在他一岁的时后就被中共以右派的名义流放到甘肃劳改，

他到１４岁到未见过生母一面，因为组织要求他们与右派划清界线，好

好的一个家庭，就此分离。当他与生母重逢的时候，他已经是有两个母

亲，多了一个继母了，要怪谁呢？  

“那时候我哥哥是一个红卫兵，他非常革命，十几岁的一个青年，他不

懂。上面就号召要揭发父亲。”留下来的，看来也好不到哪里去。一个

十几岁的哥哥，一头栽进党的号召里，批斗起留下来的父亲。此刻，他

的父亲，原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副局长李洪林再也撑不下去了。  

李少民说：“(哥哥)他就给当时的马列研究院的一个副院长写了封信，

说我父亲是黑帮怎么办？回信说，你说得对，你父亲是黑帮，你要跟他

划清界线，那么我哥哥最大，就把我四兄弟姐妹叫到一起说，你看，这

个组织上已经来信了，说我们爸爸是反革命，我们要划清界线，你们懂

了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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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当时的情景，年龄尚少的李少民是被愣住了。他说，根本无从反应。

“听了非常悲哀、难过，也不知到做什么。后来我哥哥打他这封信放在

兜里，结果继母给我们洗衣服的时候，掏出了这封信。一看！伤心得不

得了！”  

“我父亲也非常伤心，我父亲是很坚强的人，天天在外面挨斗，他都没

有伤心，他看到自己的儿子都要根它划清界线，他非常伤心的。”而他

的父亲就在那一刻熬不住了。“当然明白不是我哥哥的错，就整个红海

洋，全国人都疯了，你能保持冷静吗？疯的人看到冷静的人就像你是疯

的一样！”  

接下来是另一位被革命“革”到家里的受害人谭先生的故事，谭先生

说：“我妈妈是根正苗红的，我外公外婆是干部，之所以我舅舅后来当

了红卫兵，能够见到毛泽东，就是因为他根正苗红。”  

舅父根正苗红，见到了毛泽东；但谭先生的他的父亲是地主，母亲嫁了

给地主；在那个年代，如何是好呢？“他回来之后，对我母亲有很大的

压力，希望她能够与父亲离婚，搞到我老妈有一种人性的扭曲。在家，

她是跟丈夫分床睡的，但她又不敢回外家。因为她是嫁了给地主，回去

之后就影响了弟弟和老爸的前途，所以她不敢回娘家。”  

在人性的扭曲之下，谭先生说，他的母亲竟把自己所出，变成了敌人。

“不敢回娘家，她在家把子女当成了敌人。为什么呢？除非我老爸煮饭，

如果是她自己煮饭的时候……有一次她煮了汤圆，吃不完，乡下就用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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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她就把汤圆倒到猪盘，倒了也不给我姐姐吃。”“我姐姐当时三

岁，我也不过是手抱婴儿，害得我姐姐要爬过去从猪吃的盘子里拿汤圆

出来吃。你说，悲惨吗？”  

童年的隐影，令谭先生觉得，这个党的确是欠了他很多。１７年前的“六

四”他就走上街头，反对一党专政。  

在文革之中，千万的家庭，因为子女、父母、骨肉的相残变得精神分裂。

精神病是文革之后的一大遗祸。熬不过去的自杀身亡，著名的有《人民

日报》总编辑邓拓、作家老舍、中共元老李立三、北京市副市长吴(日

含)等等。没有轻生的，内心转不过弯的，则是更悲哀，有如“活死人”。  

李少民说：“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有一个常务部长就许力群，他的名子

跟邓力群很近，实际许力群跟邓力群也是好朋友啦。许力群在文革中被

抓到监狱，他是清华的高才生。他就想：关我的原因是我反毛泽东，但

他分析是毛泽东错了。不过，毛泽东不能错呀！按照毛泽东的逻辑错是

不可能的，他自己绕不出这个逻辑上死结，就疯了，真的就疯了！”  

而对于那些走出红海洋，现年５０、６０的一代来说，李少民形容，当

年就正如入了黑社会一样。“参加了红卫兵，也有打砸抢，也有杀人的，

后来也就都变成了正常人了，他们经过了这些相等于入过了黑社会又出

来一样，那这些人是比较能干的。也有受迫害的人，大多数有远见的，

他们一般就觉得自己受的迫害也不怎么，主要是将来不要让国家再做这

些蠢事了，当然看得比较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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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四十周年永远有讲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十集专题到此就先告

一个段落了，我们我后讲过文革中的武斗、大串连、人吃人、童年阴影、

骨肉相残及文革之后的偷渡潮，也有文革与六四的类同等等。身受其害

的文革受难者家属对我们说，期待文革有真正的平反、补偿；但也“不

会指望中共对文革有真正的结论”，“中国人与中共一直就有你斗我、

我斗你的传统”，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平反只是遥遥无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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